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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巴赫金的文化诗学

■段建军

文化是人所创造的风格化的生存艺术，在文化创造中，不同位置上的人所创造的文化具有对立互补的

作用，他们共同丰富着人类文化。但是，官方文化却想独占文化疆域，统一文化生活; 民间文化发挥诗性智

慧，用诙谐颠覆严肃，为平民百姓创造了另一种生存时空，让平民百姓获得自由解放。巴赫金认为:民间文化

以怪诞与更新、诙谐与自由的方式，对人类文学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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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建军( 1960—) ，男，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、文艺美学。( 陕西西

安 710127)

一、文化是风格化的生存艺术
生存就是用行动创造特定的生活形式，就是

用特定的生存形式把“自我”从众多的“他人”中区
分出来，当这种生存形式形成一种独特风格时就

成为文化。因此，文化是人创造的风格化的生存艺
术，他的本质在于对不同的生存者进行区分。不论
是在古代还是现代，在西方还是东方，人所生存的

社会空间都是用分化原则建构起来的差异结构。
它首先现实地存在于人的行为、语言以及人与生
活世界的各种交往活动中，而不是精神地存在于

人的内部，不是存在于人的心理中。
巴赫金认为: 文化是物质地存在于人的外部

的东西，文化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是属人的物，其中

渗透了人的灵性和力量。在巴赫金看来，文化是人
所创造的与他人、与物打交道的独特形式与风格，
是人与人、人与物之间的交往形式。人并没有纯粹
精神性的内心领域，每个人都生活在与物质世界

交往的边缘，生活在与他人交往的边缘，人所创造

的各种不同的交往形式，交往艺术就是文化，人生

活于交往之中就是生活在创造性的文化生活之

中。人通过创造独特的交往形式即文化，一方面把
自己的人生诗意地呈现于外部世界; 另一方面，从

自身出发构造诗意的外部世界形象。
文化创造的本质是创造丰富且有特色的人与

世界、与他人的交往形式，是给自我、他人及世界
勾勒鲜活的存在边缘、描画醒目的生存界限。通过
文化创造，人给世界及他人描绘了存在边界，并在

边界上与他们交往，在交往中获得自身生存的意

趣。这意趣首先表现在: 人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形式
化、固定化，使其有了交流和反观的可能。卡西尔
说:“一切文化成果都来源于一种凝固化稳定化的
活动。人如果不具有使他的思想客观化并使之具
有坚固而持久的形态的特殊能力的话，那他就不

可能交流他的思想和感情，从而也就不可能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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辨中，此类实体就被描述为对立物柱。”[2 ](P330 )达官
贵人和平民百姓都关注世界，都在关注中引入划分

原则，建立世界秩序，划定生存界限。然而，由于双
方所占的生存位置不同，生存体验不同，对界限的

性质以及划界的目的和作用的认识也就不同。于
是，就形成了相互有别的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。达
官贵人生存于社会的中心，占有更多的优势资源，

获得了更多的优越体验，在既有秩序中享受着众多

的权利，在他们看来，自己的生存位置最可爱，既定

的生存秩序最神圣。因此，他们强调界限就是生存
者之间强弱、高低的分界线，让人们认清高低、贵
贱，不同等级生存者之间的界限是不可逾越的。他
们要求人们严肃对待现有的生活秩序，认真执行现

有的生活规范，其目的就是要维护现存的生存秩

序，保护自己的优势地位，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，企

图把已有的边界永恒化、神圣化。因此，在官方文化
形式中，“边界变得神圣而不可动摇; 边界不可擅越
和贬低。这是一幅世界图画，其中一切现象均严加
区分，各自占有不变的等级位置。这幅世界图画是
深刻地实体化了的，与之开不得玩笑，它磐石般地

严肃。这里没有讽刺模拟和揶揄的位置，没有进行
讽拟的两面人的位置，没有更换面具和服饰的位

置。这里的一切都与自己相等同。这里没有模仿和
备用计划。官方的等级不可动摇。”[3 ](P362 )官方文化
用守旧风格来捍卫他们的生存利益，官方在一切场

合都严肃地强调自己文化观的正确性、先进性，实
际是强调自己的生存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受

到侵犯。这种貌似正确先进的文化观，骨子里却充
满了对复制旧生活的渴望以及对变革新生活的恐

惧，它生怕时间的运动会揭开界线的伸缩变化特

质，生怕界线的变化会损坏他们的既得利益; 这种

文化观以一幅严肃的面孔向人们传播荒谬的文化

信息，他把人类活生生的文化创造行为，强行规定

为机械的复制行为，臆造了一种千秋万代永不变形

的世界图景，强求人们接受由他们所划定的贵贱有

别的生存风格与界限。由于官方文化是有权有势者
创造的文化，这种文化代表着权势阶层的利益，以

权势作支撑，他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主宰着人们的

日常生活，威吓平民百姓不得越雷池半步。
与达官贵人相反，平民百姓生活在社会的边

缘，生存位置不利，生存资本匮乏，既有的社会秩序

不给他们多少生存权利，却要求他们尽多样化的义

务，他们直接的感受就是: 现有的位置危害自身的

现实生存，既定的界限更妨碍自身的进一步发展，

离开自己现在受侮辱的生存位置，打破限制自己自

由发展的生存界限，进入另一种更合理的生存位

置，活出另一种更自由的人生，是他们必然的要求

和最佳的选择。作为官方文化的受害者，平民百姓
拒绝悲剧人生的重演，拒绝官方强加给自己的严肃

世界观。他们为自己创立了一种诙谐世界观，民间
诙谐世界观否认官方文化在人们之间所划的高低

贵贱的区分线，强调一切事物本身都是一体双身

的，分界线同时也是交界线，它是聚拢不同位置、不
同身份的人们进行交流对话的交界点。交界的作用
就在于让不同个体进行充分的交流，在交流中相互

越界融合，在融合中对个体进行更新，从而把生活

世界变得如节日般充实美好。节日生活是人们创造
的有别于日常生活的第二种生活，如果说主宰日常

生活的是官方的严肃文化，那么，主宰节日生活的

则是民间的诙谐文化。它以狂欢节为代表，补充和
对抗官方文化。“假如有什么东西同所有的节日经
验紧密相联的话，那就是拒绝人与人之间的隔绝状

态。节日就是共同性，并且是共同性本身在它的充
满形式中的表现。节日始终是对于所有人而言的。”
[4 ](P65 )诙谐文化之所以关注节日，是因为一切节日

都处在时间运动的分界线上，处在天地自然和社会

人生运动变化的关节点上，在此线、此点上庆贺、祝
福、享受运动变化本身所展现的活力及魅力，因为
节日是一体双身的，是辞旧迎新的日子。民间文化
以节日为例，强调界限的相对性，越界融合的合理

性。民间文化认为: 官方的节日是违反节日本性的，
因为它将现有秩序神圣化、固定化，官方的“节日成
为现成的、获胜的、占统治地位的真理的庆功式，这
种真理是以永恒的、不变的和无可争议的姿态出现
的。”[3 ](P11 )民间节日文化特别重视交替与更新，它
认为: 每一个以边界暂时相互区分的主体，同时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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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在边界上不断交流更新的主体。只有通过与另一
个交流主体越界融合，在自我中融入非我，才能使

自我不断更新。人世间的一切存在物只有不断进行
越界融合，才能得到生生不息的再生产。民间文化
通过自己创造的各种各样的仪式，表达自己的这种

生存观。布迪厄通过对卡比利亚民间文化的研究发
现，再生产的过程就是对各种界限的违反和逾越过

程，“一方面是分离的对立面之结合，其典型的现实
是结婚、耕地或铁的淬火，该结合生成作为对立面
之结合的生命; 另一方面是结合的对立面之分离以

及破坏和杀生，例如——— 作为被否认的杀生——— 牛
的献祭和收割。这两种运算，即把基本划分( 规范和
法则，即划分规则、区分原则) 所分离的东西( 男性
与女性、甘与湿、天与地、火与水) 结合在一起以及
把仪式违反( 耕地或结婚，即一切生命的条件)所结

合在一起的东西分离开来，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

性: 无法避免的亵渎，对任意而又必然的界限的必

要而又反自然的违反。”[2](P350)民间文化是生存在社
会边缘的平民百姓创造的，平民百姓用开放的眼光

看生存，生存是相对的; 用快乐的心情进行交流，交

流是永恒的; 用催生新事物新世界的激情越界交

融，人生变成美好的。
当然，改变既有的生存风格，越界生存是需要

勇气的，因为官方文化所规定的生存风格( 官僚享

受，平民奉献) 及其生存边界，是不容许平民们随

便跨越的，这是官僚们的利益界限，越界会损害某

些守界的官僚们的利益，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乃

至疯狂镇压，引发官民之间的激烈冲突和斗争，

“界限是斗争的场所: 天地之间的界限是实际斗争
的地点或理由。”[2 ](P357 )平民百姓在生存发展的每
一个阶段，总会碰撞官僚僧侣们傲慢的无知之墙，

他们时刻都能感受到自身生存遭到官方文化的质

疑与威胁，很难体会到亘古至今存在于世间的生

存尊严。所以，越界生存成为他们的必然要求。达
官贵人在既定秩序中呼风唤雨，享尽百般好处，必

然要利用手中的权力，调动一切力量捍卫官方文

化所划的界限，复制即有的文化秩序，杜绝一切越

界行为。平民要逾越的是官僚以及宗教权威把守

的边界，没有直面强权并战而胜之的勇气是绝对

不行的。
越界生存更需要智慧，因为在官方文化中，在

他们创造的严肃世界观里，界限一旦划定，就具有

不可逾越的神圣性，任何越界举动都是不可饶恕

的渎神行为，必须给予严厉的惩罚。下层百姓发
现，在原始人的民间创作中，就有严肃和诙谐两种

世界观，严肃世界观要求人们庄严肃穆地举行祭

祀活动，诙谐世界观则要求人们欢乐愉快地进行

祭祀活动; 前者要求人们歌颂神灵、崇拜英雄，后
者则让人们亵渎神灵、嘲笑英雄，那是人类文化的
黄金时代。今天，面对以强权形式威压自己的官方
严肃文化，民间文化继承了先贤们的诙谐遗产，用

它为自己创造了现实之外的第二种生活——— 节日
生活，在这种节日生活里，他们用谐谑摧毁僵化，

用嬉笑迎来新生。具体途径有两个: 一是把原来供
奉在庙堂的东西拿出来摆放到民间广场，将神圣

的东西世俗化; 二是通过创造各种各样的怪诞形

象，把官方精神化的东西给予肉身化。民间诙谐文
化通过上述两条途径，对现存事物进行换装，改变

他们的生存形象，同时对他们的生存等级进行上

下易位，这就侵犯、僭越了官方文化所划定的边
界，打破了界限的不可逾越性，让被官方文化截然

分离的人和事物重归于好，让一切人和一切事物

自由联系，让它们在物质肉体的层面亲昵交往。巴
赫金称赞拉伯雷继承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

民间诙谐文化，并认为:“拉伯雷的小说，是整个世
界文学中最节日化的作品。它本身体现了民间节
日活动的本质。”[3 ] (P320 )《巨人传》中那不拘形迹的
广场语言，各种诙谐的广场表演，还有肉身化的怪

诞形象的塑造，准确地传达了民间诙谐观文化的

生存观。他笔下的节日广场，真正变成了人民大众
第二种生活的福地，让人民大众真正获得了再生

与更新。

三、巴赫金文化诗学的表现形态
巴赫金文化诗学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: 一

是怪诞与更新，二是诙谐与自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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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首先来谈怪诞与更新。据巴赫金考察，怪
诞这个术语最早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，15世纪末，

人们发现了一些罗马时期的绘画装饰图案，其中

的动植物和人体没有明显的区隔界限，而是荒诞

的自由组合自由变化着，它们表现“存在物自身的
内在运动，这种运动表现了在存在的永远非现成

性中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转化。”[3 ](P38 )这些怪
诞风格的组合变化让观者感受到作者艺术想象的

自由以及创作过程几近嬉笑的随心所欲，被人们

命名为“怪诞”。怪诞风格向人们欢快地展示了现
实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，让人们看到了用一种

轻松的生存方式补充甚或取代沉重的现实生存方

式的可能性。
怪诞风格所创造的全是怪诞形象，每一怪诞形

象都是一体双身的，它表现生存过程的两极——— 垂
死和新生，它突出每一存在本身生存成长过程的更

替因素，强调生存物的未完成性。以怪诞人体形象
为例，它与规范人体形象形成鲜明对照，规范人体

是只关涉单一个体的封闭的人体，只有单一的生存

向度，他强调个体存在的开端与终点的界限。怪诞
人体形象则是在两个人体的交叉点上形成的一体

双身形象，突出人体中具有交流、更新功能的凸起
和凹陷部位，如肚子、性器官、嘴巴、鼻子和臀部等。
这些部位显示的人体都是未完成的，它们最大的特

点就在于打开边界对外开放，随时准备着与对自身

具有互补作用的生活世界进行越界的交流融合。一
方面向外界输出自我丰盈过剩的生命; 一方面从外

界中吸纳自我缺少的生命元素，让自身永远处于从

旧的人体生命的死亡中诞生的革新过程之中。巴赫
金将怪诞人体形象的特点总结为两个方面: 一是随

时准备越界生存，“它永远都处在建构中、形成中，
并且总是在建构着和形成着别的人体。”[3](P368)怪诞
人体是运动、发展、变化着的生命体，她拒绝任何形
式的定型与自我封闭，最看重生生不息、新新不已。
怪诞人体的第二个特点则是它时时都在交界处寻

求新生，“所有这些凸起部位和孔洞的特点在于，正
是在它们身上，两个个体间以及人体与世界之间的

界限被打破了，它们之间开始了互相交换和双向交

流。”[3 ](P368 )怪诞人体的凸出和凹陷部位，是自我与
非自我进行能量交换的部位，又是自我建构新生命

的部位。它本身处于未完成状态，又在交界处面临
各种非我因素的诱惑，自然会力求挣脱个体范围而

与其他人体、或非人体世界联系起来，在与其他人
体的结合过程中，一方面把旧我送入坟墓，一方面

为自我孕育新生。怪诞人体是一个快乐的人体，他
欢快地向人们宣告辞旧迎新的节日真理。
怪诞人体形象是狂欢广场和集市演出的主

角，他的任务就是用即兴自由的演出，展示狂欢广

场怎样为人民大众创造第二个生活世界，开拓第

二种生活方式。民间狂欢广场是一个有别于宫廷
庙堂的世俗生活世界，这里没有严肃紧张的神圣

活动，只有轻松活泼的自由演出。没有使人压抑的
崇高的精神活动，只有让人快活的世俗的肉体展

示。它完全为平民百姓所有，却以节日的名义在官
方秩序及其意识形态中获得“治外法权”。广场是
民间文化的特殊疆域，他呼唤各种不拘形迹的自

由交往，广场演出的主角——— 怪诞人体很好地完
成了这一任务。他用狎昵的方式把握世界，消除了
由恐惧和敬仰造成的距离和禁忌; 用褒贬融合的

双声语言理解官方真理，发现它也有令人开心的

相对性; 用民间节庆自由快乐的游戏，戏弄官方认

定的各种严肃事物。“他的目标是驱散包围着世界
及其一切现象的阴沉、虚伪的严肃氛围，使世界有
另一种外观，更加物质性，更加贴近人和人们的肉

体，更具有肉体的合理性，更容易接近，更轻松，而

且，描述世界的语言也会是另一种样子，是狎昵 －

欢快的和大无畏的。”[3 ](P441 )

生命是面向未来开放的、永无完结的，只要它
存在一天，就可能挖掘出新的潜力，创造出新的景

观，别人无权规定他的生存风格，规定他的活动范

围。“人超越于任何等级制的界线，因为等级制所
能决定的，只是僵硬的、固定的和不变的存在，而
非自由生成。”[3 ] (P423 )怪诞形象就是通过肉体对官
方的、现成的、等级制的边界的僭越和颠覆来张扬
生命的未完成性。在这一点上，尼采对巴赫金的影
响可谓至深。尼采很早就指出了文化创造中有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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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不同倾向: 一种是对“凝固化、永久化的渴望，对
存在的渴望”; 另一种是对“破坏、变化、更新、未
来、生成的渴望”[5 ](P243 )。巴赫金把这两种倾向具体
化为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对立，官方文化创造

的标准人体形象，表现的是官方世界观渴望生存

永远定型，界限凝固不变。怪诞形象体系表现的是
民间世界观中渴望生成变化、相信未来幸福的理
想。巴赫金强调: 民间文化创造的怪诞形象，带来
的不单是对于官方设定的标准人体形象的否定，

而是在僭越和破坏官方规定的生存风格和生存界

限的同时，把它打入肉体的坟墓中去，让它在人民

诙谐的笑声中获得更新和重生。
其次，我们来谈诙谐与自由。米兰·昆德拉曾

认为:“一直被本国人过低评价的拉伯雷的最好知
音是个俄罗斯人: 巴赫金。”[6 ](P45 )巴赫金在拉伯雷
的小说中发现了现代小说和现代人必须具备的诙

谐精神，在诙谐精神的导引下，现代小说一开始就

是喜剧，它逗人发笑，给人快乐。它不相信崇高，不
崇拜伟大，它把所有人都看成一体双身的生存者，

让所有人都做向下运动，即使那些受人仰慕的所

谓伟人，在它这里也突然失去了表面的崇高意义，

变成一个逗人发笑的喜剧形象。为了充分展示小
说的诙谐精神，拉伯雷在《巨人传》的开端就让高
康大从母亲的耳朵里诞生出来，他想告诉读者，小

说并不模仿现实，它所讲述的故事是不能当真的;

小说描述的是一个游戏性的世界，这个世界就像

民间广场一样没有主宰者，一切都是相对的，这里

没人绝对有理，也没人完全无理，它吸引人们沉迷

于相对性之中，为奇妙的相对性游戏而欢乐。
巴赫金坚信: 拉伯雷的小说受益于中世纪和

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诙谐文化，痴迷于存在的一

体双身性和真理的相对性，因此，它与官方严肃文

化有着本体的对立。官方文化以上帝自居，严肃地
向世界宣布存在的唯一真理。民间诙谐文化坚信，
上帝在狂欢广场是缺席的，它所发布的唯一真理

被众多相对的真理代替。官方宣布的唯一真理，总
是对世界人生进行简化，他把历史简化为王朝的

轮番更替，把人生简化为无尽的社会责任，他有意

无意地遗漏了具体的历史活动，遗忘了实际的现

实人生。这种遗漏和遗忘，表现了官方文化在历史
观上的夜郎自大，也表现了官方文化对于平民生

活的无视与无知，当官方文化严肃地把无知当作

真理，郑重地向世界宣告时，就等于在狂欢广场自

编自演了一幕脱冕游戏，让平民百姓欢快至极。
民间诙谐文化来自狂欢广场，这是众声喧哗、

万民同乐的游戏场，这里不供奉统一人们意志的

上帝，也不敬仰命令人们步调一致的显贵，只信奉

诙谐。巴赫金认为: 民间狂欢广场的诙谐有三个特
点: 其一，它戏仿一切严肃事物，拿它们开涮; 其

二，它废除了所有官方等级体系及各种禁令，自由

的进行游戏; 其三，它表现民间真理，用欢乐战胜

严肃。诙谐是人民大众在狂欢广场发布的“关于世
界的欢快的真理”[3 ] (P110 )，它标志着平民百姓意识
到自身的力量足以摆脱官方的威慑，自由地用笑

为自己扫清未来生存的道路，要在笑中更新自己

的现实人生。
诙谐与民间节日密切相连，“诙谐主要是节日

的诙谐”[3 ](P91 )。诙谐是节日的主调，它为节日创造
自由快乐的氛围，又对每个节日的参与者进行引

导，引导每个参与者甩掉严肃的面具，轻松快活地

进行游戏。于是，复活节里，神父们一改往日的严
谨，在讲坛上大讲各种开心的故事，激发教民们压

在心底的欢快笑声。圣诞节里，教堂一改往日的肃
穆，唱起了各种与物质－肉体贬低化因素交织在一

起的世俗歌曲，而宗教歌曲中也融合了滑稽的狂欢

节脱冕形象。更让人惊奇的是，在驴节，人们举行特
殊的驴弥撒，每一部分都伴随着驴叫声，弥撒结束

时，神父学三声驴叫，代替平日的祝福声——— 阿门。
节日的诙谐最终成为平民百姓的世界观，它从节日

的广场看世界人生，发现这世界没有主宰，万物都

怪诞地一体双身的生存着，无法用官方交给自己的

严肃单一语言来描述，而只能用褒贬融合的语言对

它们进行描画，一方面对它们进行贬低，让神圣的

事物世俗化，把精神的存在肉体化; 另一方面又对

它们进行再造，为僵化的事物注入活力，让垂死的

东西获得新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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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伯雷吸收了民间诙谐精神中的诗性智慧，创

造出了伟大的小说《巨人传》。这部作品描写的所有
事件，都是平民百姓在狂欢广场上玩的自由开心的

游戏，都具有民间节日滑稽演出的诙谐性质。它给
旧事物旧真理脱冕，把它装扮得滑稽可笑，让它在

平民百姓的笑声中走向灭亡，之后又让它在腐朽中

孕育新生。此后，这种民间的诙谐精神，在文学史的
每一个阶段，都迸发出创造的光芒。18世纪，狄德罗
把他的小说整个地变成一部快乐的游戏; 19世纪，

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在小说中把严肃的思想变成

诙谐的游戏; 20世纪之初，卡夫卡则用戏仿精神创

造出了带点喜剧味的《美国》和荒谬不确实的《城
堡》。另一位杰出的小说家米兰·昆德拉明确表示:
“将问题最严重的一面跟形式最轻薄的一面结合，
这向来是我的雄心。”[7](P119)他的代表作在思考生命
到底是需要轻还是需要重时，就把严肃的哲学思考

与轻薄的肉身感受接合在一起。他对人们把负重看
作残酷，把轻松当作美丽表示怀疑，因为“在历代的
爱情诗中，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。
于是，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

影像”。[8 ](P5 )负担越重就越真切地感受到生命在贴
近大地，当负担完全消失时，就觉得自己远离大地，

在空中飘了起来。用诙谐的目光看世界人生，表示
人清醒了、觉悟了，从一元论中解放了。有诙谐眼光
的人，勇于积极的抵抗、反叛和挑战现有的政治、宗
教和伦理道德，敢于做独立自由的我自己，所以，他

面对这个严肃的世界，敢于发出诙谐的笑声。这笑
声把人们带入狂欢节的“脱冕－加冕”仪式中，感召
每个人以宽广的胸怀亲昵的姿态，融入人群之中，

在人群中焕发肉身活力，让生命不断得到更新，让

人性不断获得自由和解放。
卡西尔指出:“在所有的人类活动中我们发现

一种基本的两极性，这种两极性可以用不同的方

式来描述。我们可以说它是稳定化和进化之间的
一种张力，它是坚持固定不变的生活形式和打破

这种僵化格式的倾向之间的一种张力。人被分裂

成这两种倾向，一种力图保存旧形式而一种则努

力产生新形式。在传统与改革、复制力和创造力之
间存在着无休止的斗争。”[1 ](P351 )在巴赫金眼中，官
方文化就是复制力的代表，民间文化则是创造力

的典型。它们之间的对立与斗争，首先是两种生存
艺术，生存风格的对立和斗争。达官贵人想让已有
的权利永恒话，所以要求生活永远重演，不许变

化; 平民百姓想改变对自身不利的生活方式，所以

就要发挥诗性智慧，用诙谐打破严肃，用自由颠覆

专制。其次，民间诙谐文化运用自身的创造力促进
了文学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; 官方文化则往往因

其霸权特性和单一语义而限制了文学和文化的生

机与活力。人类文化就永远处于这两种文化的斗
争与冲突中。而民间文化的主要意义就在于: 它能
为人类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提供无限的生机与活

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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